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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其动因
许利平

【内容提要】马来西亚第 15 届大选使其政党政治出现五重变化，即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族群和多元

政党制度并存、伊斯兰政党悄然崛起、东马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和最高元首虚位角色日益实权化。这些新变化折射出

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其背后多重动因相互交织。马来人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反腐败进程持续深化、东

马自主意识的强化和仇恨政治的推波助澜，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产生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马来西亚  政党政治  族群政治

    

2022 年 11月 19日，马来西亚第 15届大选举行。

本届大选被称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激烈、最分化和难

预测”的一次选举，大选后首次出现“悬浮国会”。马

来西亚政党政治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折射出马来西亚

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表明其政党政治正处在深刻的

转型之中。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五重变化

自 2018 年大选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

为核心的国民阵线（简称国阵）首次失去联邦政权以来，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就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围绕着政党的

分化、重组以及政党联盟的合纵连横，马来西亚 4年更

迭 3 届政府，政治的不稳定性十分突出。2022 年的大

选更是体现了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具体表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以马来西亚选

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和两场补选的成绩来看，国会

222个议席中，希望联盟（简称希盟）最终获得 82个，

国民联盟（简称国盟）获得 74 个，国阵获得 30 个，

其他地方型政党和政党联盟获得议席均低于 25 个，难

以真正与上述三大政治联盟抗衡。由此马来西亚基本上

形成了希盟、国盟和国阵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国阵成立于1973年，为巫统、马华公会和马来西亚

印度人国大党（简称国大党）1955年组成的三党“联盟”

的扩大版，分别代表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的利益，属于

中右翼政党联盟。1957—2018年，国阵及其前身“联盟”

执政马来西亚61年，前后有14个政党加入。随着2018

年第14届大选的失利，国阵丢掉了联邦中央政权，目前

只剩下4个政党，即巫统、马华公会、国大党和沙巴团结

党，巫统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巫统精英的分裂和腐败问题，

从2018年至今，国阵从以前的“王者”沦为“造王者”。

希盟于 2015 年成立，当时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

动党、土著团结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并获得沙巴民族

复兴党的支持，主张改革，属于中左翼政党联盟。2018

年希盟获得大选胜利，组成联邦政府，并在 8个州获得

州执政权。2020 年 2月 24 日，人民公正党内部分裂，

土著团结党退出希盟，使得希盟失去联邦中央政权，成

为在野党。2022年大选后，希盟重新执掌联邦中央政权，

终于成为“王者”。现在该联盟包括人民公正党、民主

行动党、国家诚信党、马来西亚统一民主党（简称统民

党）、神仙山前进统一机构（简称沙巴民统党）。

国盟于 2020 年 5月成立。该政党联盟成立的目的

是维护以穆希丁为总理的政府的稳定性。国盟成立时其

成员包括土著团结党、国民阵线、伊斯兰教党、沙捞越

政党联盟、沙巴团结党、沙巴立新党、民政党。2021

年 8月，随着穆希丁总理下台，国盟分崩离析，目前只

剩下土著团结党、伊斯兰教党、民政党三党。该政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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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张廉洁政府，维护马来人的利益，属于右翼政党联

盟。第 15 届大选，土著团结党和伊斯兰教党利用执政

党的行政资源，以反贪污和伊斯兰的捍卫者身份获得大

量中下层马来人选民的支持，结果异军突起，获得 74

个国会议席，一跃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政党联盟。

此外，2022 年 9 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宣

布成立祖国行动阵线，试图打造马来西亚政治格局的“第

四极”。祖国行动阵线的成员包括祖国斗士党、土著权

威党、印度裔伊斯兰国民联盟党、泛马来西亚伊斯兰阵

线。本届大选中，该政党联盟竞选的 125个国会议席全

部失利，马哈蒂尔本人也历史性地在竞选吉打州浮罗交

怡区国会议员时落败。这表明“第四极”政治势力并没

有形成稳固基础，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成为未来马来西

亚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是族群和多元政党制度并存。族群政治一直是马

来西亚政治的核心。传统上，代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

人三大族群的政党——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都是以

单一族群为基础建立的政党，体现了马来西亚政党制度

的族群特性。后来成立的民主行动党、四六精神党、土

著团结党乃至祖国斗士党等，也基本都是以单一族群为

基础。本届大选中，主要族群政党民主行动党、土著

团结党、巫统分别成为国会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大政

党，占据国会议席的 63%。同时，随着巫统精英层的分

裂，多元逐渐成为城市马来人中产阶级和非马来人的价

值取向，改革族群政党制度成为新政党成立的出发点。

1999 年 4 月，安瓦尔成立了国民公正党，其成员来自

马来西亚各大族群，具有较强的包容性。2003 年 8月，

该党与人民党合并，成立人民公正党。经过多轮大选和

内部派系整合，人民公正党逐渐站稳脚跟，在本届大选

中获得 31 个议席，与土著团结党并列成为国会第三大

党，成为团结政府的“王者”。

此外，本届大选中，3个新成立的政党，即统民党、

全民党和社会民主和谐党，虽然分别只获得 1个国会议

席，但象征着以多元为基础的新兴政党正在积蓄政治力

量，引领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变革。传统的以多元为基

础的政党，比如沙捞越土保党（14个议席）、沙捞越人

2022年11月20日，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在槟城出席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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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5 个议席）、沙捞越人联党（2 个

议席）、沙捞越民进党（2 个议席）、沙

巴民统党（2 个议席）、沙巴人民团结

党（1 个议席）、民兴党（3 个议席）等

在大选中获得数量不一的国会议席，他

们与其他多元政党所占国会议席超过了

28%。未来，随着越来越多选民认同多

元价值观，以多元为基础的政党制度趋

势将更为明显。

三是伊斯兰政党悄然崛起。本届大

选中，伊斯兰教党取得历史性突破，获

得 43 个国会议席，历史上首次成为国

会第一大党，被当地媒体称之为“绿色

海啸”。在北马和东海岸，伊斯兰教党与

土著团结党合作分别横扫吉兰丹全部 14

个国会议席和登嘉楼 8 个国会议席。在

玻璃市、槟城、霹雳、彭亨、雪兰莪、

马六甲，伊斯兰教党单独获得 2—5 个

国会议席。同时，在玻璃市州议会选举中，

与土著团结党合作，一举获得 14 个州

议席，首次夺得玻璃市州政权。一般来说，

伊斯兰教党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力集

中在东海岸和北部马来西亚，被认为是

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政党。这次伊斯兰教

党不仅在传统势力范围吉兰丹和登嘉楼

大获全胜，而且在中南部马来西亚有所

斩获，比如在雪兰莪获得 3 个议席，在

马六甲获得 2 个议席，表明其影响力正

逐步扩大。从这次伊斯兰教党获得的国

会议席分布来看，其更多是收割巫统所

输掉的议席，表明支持巫统的马来选民

开始转向，并将选票投给伊斯兰教党。

四是东马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东

马的沙巴和沙捞越两州国会议席总数为

56 席，占国会议席的 26%，在西马各

派政治势力势均力敌的背景下，东马的

政治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 2018 年国

阵失去联邦中央政权之后，东马各大政党或政党联盟纷纷脱离国阵，成

为较为独立的政治势力，在联邦中央政权的组阁过程中扮演着“造王者”

角色。本届大选之后，以穆希丁为首的国盟信心满满，敢于与最高元首

“顶撞”，背后就有东马政党或政党联盟的支持。希盟为了组成更加稳定

的团结政府，其成员党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专程赴沙捞越会晤沙捞越州总理，代表民主行动党对其领袖过去曾冒

犯沙捞越人民和政府的言论作出公开道歉。[1]

 2022 年 12 月，马来西亚团结政府由 28个部长和 27个副部长

组成。在 55 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东马就占了 14 位，约占整个内

阁成员的 24%，足见东马政党和政党联盟在团结政府的分量。其中，沙

捞越执政联盟有 5 人担任部长，沙巴人民联盟有 1 人担任部长。[2] 而

在副部长职位中，沙捞越执政联盟有 6人，沙巴人民联盟 1人，沙巴人

民团结党 1 人。[3] 此外，来自沙捞越政党联盟的法迪拉担任副总理兼

种植及原产业部部长，成为一位具有实权的副总理。

五是国家最高元首虚位角色日益实权化。自 1957 年独立以来，马

来西亚实施的是君主立宪制，最高元首和各州苏丹分别是国家和各州的

立宪君主，名义上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权力。[4] 但是，根据《马

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40条第 1款规定，最高元首根据宪法或联邦法律

行使职能时应依照内阁或内阁授予全权的部长所提供的建议行事。这就

2022年12月19日，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表决总理安瓦尔的信任动议。图为安瓦尔
在通过信任投票后离开下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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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实际行政权掌握在以总理为核心的内阁手中，最

高元首的行政角色则是虚位。同时，《马来西亚联邦宪

法》第 40 条第 2 款规定，最高元首根据自己的判断力

拥有任命总理的权力和否决、解散国会请求的权力。此

外，根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43 条第 2 款关于内

阁任命的规定，最高元首应首先任命在国会里最大可能

获得多数议员信任的国会议员为总理负责组阁。“判断

力”和“最大可能”很难量化，这给最高元首任命总理

留下了一定的灰色地带，并为最高元首的虚位角色实权

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由于本届大选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

国会多数议席，最高元首阿卜杜拉要求各个政党联盟于

2022 年 11月 20日提交获得多数国会议员支持的总理

人选，后把日期推迟到 22 日。2022 年 11 月 22 日，

穆希丁和安瓦尔先后抵达皇宫觐见。阿卜杜拉表示，希

望二者联合组成一个强大而包容的政府，但被穆希丁当

场拒绝。次日，国阵主席扎希德等人进宫觐见，阿卜杜

拉谕令国阵要组成大团结政府。当晚，国阵召开最高理

事会议，一致同意遵守阿卜杜拉的谕令，支持组成一个

非国盟政府，确保国家政治稳定。24 日，希盟与国阵

就共同组成团结政府达成 10 点共识。当天，最高元首

阿卜杜拉任命安瓦尔为马来西亚第 10 任总理，破解了

历史上马来西亚首次“悬浮国会”危机。最高元首在破

解“悬浮国会”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体现了其由“虚位

君主”逐渐实权化的趋势。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新变化的四层动因

本届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出现的新变化，折射

出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其背后具有以下四

层动因。

第一，马来人社会进一步分化。自 2008 年大选以

来，视巫统为自身族群和宗教利益保护者的马来人对巫

统越来越失望，对非马来人政党的崛起感到焦虑。马来

人社会开始分化，马来人开始寻找新的庇护者，其选票

从巫统开始转移到其他马来人政党。根据默迪卡民调中

心的数据，2018 年的第 14 届大选中，马来人的选票

呈现“三分天下”的态势，25%—30%的马来人投选希盟，

35%—40% 的马来选民支持巫统领导的国阵，30%—

33%的马来人则选择支持伊斯兰教党。[5] 在第 15届大

选中，马来人的选票进一步分散。根据诺丁汉大学马来

西亚分校亚洲研究所的分析，在西马地区，希盟获得约

11% 的马来人选票，国阵获得 33% 的马来人选票，国

盟则获得 54%的马来人选票。[6]

这次国盟获得超过50%的马来人支持，一方面在于

原来支持巫统的马来人选票的转向，这部分主要为垦殖区

的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的马来人；另一方面，约580万人

的“首投族”，大都为马来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后代，受马

哈蒂尔执政时期伊斯兰化政策影响，他们对伊斯兰传统价

值观比较认同，大都将选票投向标榜捍卫正统伊斯兰价值

观的伊斯兰教党和土著团结党。

第二，反腐败进程进一步深化。在马来西亚政党政

治的演化中，反腐败成为推动新变化的重要动力。涉嫌

腐败的政党领袖对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

并直接影响所在政党或政党联盟在大选中的支持率，进

2023年3月9日，马来西亚前总理穆希丁（中）到达反腐败委员
会总部。随后，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宣布穆希丁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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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其在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马来西亚前总理

纳吉布所涉“一马公司”贪腐案以及巫统主席扎希德所

涉两起贪污案等成为巫统的负资产，加速推动巫统在第

14届和第 15届大选中丢失基本盘，成为政局不稳的直

接导火索。虽然 2022 年 9 月扎希德所涉 40 项外国签

证贪污案被判无罪，但其所涉健康思维基金会 47 项贪

污、洗钱和失信案仍在审理之中，可能是团结政府的“定

时炸弹”，会对团结政府持续执政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现在的马来西亚反腐已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

比如遴选反贪委员会成员程序、司法委任委员会成员任

命机制、制定政治献金法案以及推动工程承包公开招标

等。这些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完善，将进一步规范政党和

政治精英的行为，净化马来西亚政治生态，消除不稳定

政局的深层次矛盾。 

第三，东马的自主意识进一步强化。1963 年，沙

巴、沙捞越、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1965 年新加坡退出。根据《1963 年马来西亚协议》，

沙巴、沙捞越和马来亚联合邦在联邦层面享有同等地

位。1967 年，联邦政府修宪，明确马来西亚联邦由 13

个州组成，包括沙巴和沙捞越。这直接导致沙巴和沙捞

越的地位从“邦”降级为“州”，虽然两地仍然在教育、

宗教和出入境管理等方面拥有一定权力，但在涉及地方

核心利益的领域则缺少自主权。随着联邦中央的权威性

下降，东马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在涉及土地、移民、大

陆架与边界和资源等重要领域，东马地方政府不断推动

联邦中央政府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并以此作为参加联邦

中央政府的先决条件。为了应对东马不断上升的自主性

诉求，近年来联邦中央政府不断给东马地方政府下放权

力。2021 年 6 月 1 日起，沙捞越政府可以全权监管沙

捞越天然气的分销活动。2022 年 12 月 21 日，马来

西亚团结政府同意将沙巴天然气的监管权转移给沙巴政

府。2023 年 1 月，团结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理

安瓦尔与内阁成员讨论了落实“1963 年马来西亚建国

契约”事宜，并作出决定，将低于 5000 万林吉特（约

人民币 8000 万元）的基础设施工程行政权，全权下放

给沙捞越和沙巴政府。2023 年 1 月 19 日，安瓦尔前

2018年10月4日，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的妻子罗斯玛被捕后出庭，她将面临多达17项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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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沙捞越首府古晋主持落实“1963 年马来西亚建国契

约”行动委员会会议，主要是落实联邦宪法的 112D条

文关于给予沙捞越和沙巴特别补助金事项。

2023 年是沙巴和沙捞越加入马来亚联邦 60周年，

全面落实“契约”时机越来越成熟，但需要对相关法律

进行修订，比如 1966 年大陆架法案、2012 年领海法案、

1974年石油开发法案和1976年通过的第354法案等。

这些法律的修订需要时间，也是团结政府巩固东马政党

和政党联盟支持的必要手段。

第四，仇恨政治在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中推波助澜。

所谓仇恨政治，是指政治精英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不断散布仇恨言论，抹黑对手，制造分裂，实际上属于

一种政治极化的行为。大选中，政党领袖或意见领袖不

断传播和宣泄仇恨，往往会吸引到更多选民的关注乃至

共鸣，从而获得更多支持率。

2022 年 8月中旬，伊斯兰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在脸

书上发文表示，非土著和非穆斯林是多数“贪污的根源”，

这些追逐非法收益的人，损害了国家经济和政治。[7] 这

一争议性言论将特定族群妖魔化，故意制造土著、穆斯

林与非土著、非穆斯林的对立情绪，试图达到固化土著

和穆斯林基本盘的目的。2022年 11月，国盟主席穆希

丁在一次演讲中称，希盟乃犹太人和基督教组织的傀儡，

试图推进马来西亚殖民和基督教化的议程。[8] 此番言论

经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穆希丁事后

反驳称社交媒体对其讲话断章取义，但其充满仇恨的演

讲视频片段广泛吸引选民的注意力，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仇恨政治在马来西亚由来已久，造成了巫统与民主

行动党的长久对立，使族群政治死结难以解开。2017

年马哈蒂尔承认，他领导巫统期间曾妖魔化民主行动

党。2022 年 12月 27日，巫统主席扎希德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指责马哈蒂尔向巫统党员灌输仇恨民主行动党思

想 22年，让巫统党员对民主行动党留下了错误印象。[9] 

在此背景下，仇恨政治与族群政治相互作用，少数政治

精英通过传播仇恨、放大族群矛盾，试图借此控制政党

或政党联盟，并获得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

总而言之，本届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折射出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正处在深刻的转型之中，其

背后多重动因相互交织。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具

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需要一

个稳定的政府，而团结政府未来能否保证稳定，还取决

于各大执政政党与联盟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协调配

合以及执政联盟领导层自身的稳定性。第 15 届大选只

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变化过程的一个节点，其政治稳定

的可持续性尚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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